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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来到马路湾附近的一所学
校，学校是日本人办的，中国学生
只要交得起学费，也可以入校学
习。学校有体育馆，有游泳池，这
在当时的奉天是绝无仅有的。冯庸
带着张学良径直来到游泳池，游泳
池里正在上体育课。一个日本人站
在泳池边，只穿一条三角泳裤，被
遮挡的部位显得特别夸张。张学良
有些吃惊，这人是干什么的？精神病
吗？冯庸说，他是老师，正领着学生上
游泳课。老师？张学良更觉不可思议
了。在张学良的印象中，老师都是杨
景镇、白永贞那样的老学究，一顶道
貌岸然的瓜皮帽，一身循规蹈矩的土
布长衫，张口“子曰”，闭口“然也”，他
不敢想象杨景镇和白永贞脱光衣服
穿上这条三角裤会是什么样子。张学
良正在愣怔间，冯庸在他耳边悄声
说，你往池子里看，还有女的呢？张学
良睁大了眼睛，池子中果然有几个女
的，看样子像是学生，身上穿着将将
能把隐私部分遮挡住
的小衣，在水中如鱼儿
一样浮上浮下，游来游
去，嬉笑连声。更有甚
者，一个看上去十分漂
亮的女学生，竟然仰面
朝天躺在水面上，摆动
着小巧的双脚和白得
眩人的双腿，胳膊抬
起，连腋毛都看得清清
楚楚。冯庸说，你听说
过美人鱼吧？这就是美
人鱼啊！此生要是能有
个这样的女人相伴，夫
复何求啊。张学良被触
动心事，突然想起于凤至，她会到这
里游泳吗?她也敢穿成这个样子游泳
吗？还有，她那像门帘子一样的刘海
儿要是进了水里，会变成什么样子？
张学良突然间兴趣索然，说，我得
去洗澡了。冯庸拉住张学良，别走
啊，想洗澡下去不就行了吗？走，
我把裤头都带来了。冯庸拿出两条
泳裤，一指不远处一个小房，那就
是换衣服的地方，男的在左边，女
的在右边，我都打听明白了。张学
良还是执意要走，冯庸被弄糊涂
了，你怎么啦？看着心事重重的样
子？张学良叹了一口气，我要结婚
了，后天就结。冯庸吓了一跳，说
胡话吧？婚哪能说结就结呢？女的
是谁？还是那个村姑吗？

张学良与冯庸在靠墙的树荫处
坐下，离了泳池有一段距离，但喧
嚣的声音还是听得很清楚。

张学良把与于凤至相见的前后
经过都讲给了冯庸，最后说，看样子
我就是这个命了。说着，眼睛竟有些
湿润。冯庸问，你到底喜不喜欢那个
村姑？张学良摇摇头，她很聪明，很善
解人意，人长得也不难看，可我就是

没感觉。冯庸很不以为然，你这个人
就是优柔寡断，不喜欢结的哪门子
婚？要是我……张学良好没气地跟上
一句，要是你能咋办？冯庸一拍大腿，
要是我，我就跑他娘的！

你是说逃跑？张学良像没听明
白，追问了一句。

对，冯庸语气很坚定，你看啊，
人，你不喜欢，你爸又非逼你结婚。现
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逃，逃婚，找不到
你，还结个屁婚！跟鬼结去吧！张学良
说，你说得轻巧，逃，往哪逃啊？冯庸
说，我家在北镇有房子，现在只有一
个老爷子守着，你往那儿一猫，别说
你爸了，连狗都找不到你。尽管这话
听着有些别扭，张学良还是精神一
振，这倒真是个办法，你接着说，咱们
怎么走？冯庸说，我现在就给你张罗
钱去，你逃出去，身上没钱不行。放
心，我既不偷也不抢，拉住我妈胳膊
一摇，一吭叽，我妈就得给钱。你呢，
就先回家，装作什么事也没有一样。

等明天晚上，我找一
辆车，在你家外边等
着 。钟 鼓 楼 敲 三 更
了，你就偷偷地跑出
来，咱们连夜出城。
等你爸发现了，咱们
已经坐在炕头，吃上
沟帮子烧鸡了！张学
良兴奋地跳起来，好
哥们儿！滴水之恩当
涌泉相报，日后你有
什么难处，六哥我赴
汤蹈火，在所不辞！

张学良心情舒
畅地洗了个澡，容光

焕发地回到家中。成衣庄刚好把新
衣送来，是一套其时最时兴的长袍
马褂，正宗的上好江浙丝绸，黑底
暗花。卢寿萱招呼张学良穿上试
试。张学良拿起衣服抖了抖，这啥
啊，老气横秋的，我不要，我要穿
西服。卢寿萱忙说，西服也有的，
这件必须娶亲那时辰穿，老规矩是不
能坏的。等拜了堂，你再换西服。来，
穿上看看。

张学良穿上新装，衣服裁剪得很
合身。进城不到两年，张学良不知不
觉中已壮实了不少，看着已有了成人
模样，个头也已经撵上了冯庸。卢寿
萱围着张学良前后看了看，很是满
意，不错，不错，正配我们张家大少
爷。张冠英、张怀英几个姐妹也围着
张学良，这摸一下，那扯一把。张冠
英口里“啧啧”连声，你看我弟，穿上
这身衣服，比新郎官还新郎官。张怀
英应和着，可不是咋的，我哥一穿上
这身衣服，还真有些人模狗样的呢！
张学良听了这话，追过去要打张怀
英。张怀英笑着就往外跑，
却与刚进门的张作霖撞了
个满怀。 37

捧着女儿的信，郎平心里格外
酸楚。她意识到，自己与女儿之间
沟通出现了问题。可真的是自己错
了吗？就在这时候，美国排协给郎
平打电话，让她赶紧着手组建队
伍，否则就有“单方面违反合同”
之嫌。郎平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
家，又开始“空中飞人”的日子。

有实力的老队员不愿意进国家
队，郎平就在各所大学里物色年轻
球员。有的队员因为学校要考试，
待了没几天就跑了。就这样走马灯
似的进进出出，郎平纵有天大本领
也无法施展。比赛前一个月，主力
二传博格找到郎平，称因为“个人
原因”不能参加这次比赛。博格是
郎平在费城坦普尔大学发现的新
秀，她身材高大、爆发力强，郎平
在日常训练中对她精心雕琢，还将
队长的袖标交给她。博格临战当逃
兵，郎平十分不解：“我重用你大
半年，你怎么能说不打就不打呢？”
博格说：“这是隐私，我不想说。”
郎平又问：“大家是一个集体，你
怎 么 向 队 友 们 交
代？”博格说：“不
用你管，我去跟她们
解释。”博格说了几
句“I’m sorry”，队
友们耸耸肩也就无所
谓了。经事后了解，
博格在集训期间认识
了一名美国海军陆战
队的网友，为了与对
方幽会，她不惜缺席
即 将 到 来 的 重 要 比
赛。面对美国队员对
待排球的这种随意和
不在意，郎平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
和气愤，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2006年年初，郎平第一次率美
国女排出征世界锦标赛。世锦赛的
对手都非常强大，没有经过系统训
练的美国队充其量是杂牌军，每场
比赛都被打得落花流水。更让郎平
生气的是，输了球后，队员们在休
息室里照样说说笑笑。她拍着桌子
训斥道：“你们打得一塌糊涂，怎
么还有心情笑呢？”一名队员走过来
拍拍郎平的肩膀说：“珍妮（郎平
英文名字），请你轻松点好吗？打排
球是因为我们热爱，今天输了，算
我们不走运，明天会是新的一天。”

郎平正在气头上，她指着那位
队员说：“你们不要脸可以，我可
不想丢人现眼！现在，你们都给我
出去，绕着场地跑20圈！”一名队员
站起身，白了郎平一眼，然后径直
离去。其他队员也纷纷起身，吹着
口哨不辞而别，把郎平一个人晾在
空旷的休息室里。

看着空旷的休息室，郎平心如
刀割，又是该死的美国思维！打排
球只是因为热爱？那么集体荣誉感
呢？国家的荣誉感呢？队员对胜负

的不在意，再联想到接受了一脑子
什么个人隐私、个体尊严的美国思
想的女儿浪浪，那一刻，郎平真是
恨透了这个国家所谓的美国思维。

世锦赛的成绩可想而知，美国
女排一场未胜，小组赛即遭淘汰。
要强的郎平非常伤心，她觉得自己
的一世英名这下可彻底葬送了，见
到熟人都羞愧得抬不起头来。

听到妈妈在电话里跟朋友抱怨
美国女排队员的不是，浪浪“幸灾
乐祸”地说：“您应该庆幸，您指
着别人的鼻子骂，她们没告您侵犯
人权就不错了。您要记住，这里是
美国。不是中国！”郎平怒斥：“美
国怎么了？我是主教练，她们就得
听我的。就像我是你妈妈，你必须
听我的一样！”浪浪没好气地说：

“我只能遗憾地告诉您，这个主教练
恐怕是当不长喽，您好自为之吧！”

女儿与自己关系疏远，事业又
不顺利，郎平产生了严重的挫败
感。好几次想找机会缓和与女儿的
紧张关系，可没等她开口说几句

话，浪浪就不耐烦
了：“我们之间有代
沟 ， 没 什 么 好 说
的。”与此同时，美
国许多媒体发表文章
指责郎平，称她“徒
有虚名”，不可能把
美国女排带出名堂。
双重打击下，郎平病
了，发高烧，上下嘴
唇长满水泡。她一下
子衰老了很多。

女儿为师，学
会改变，人到中年

“铁榔头”痛苦“转型”
世锦赛结束后两个月，郎平受

美国排协之邀到纽约讨论下阶段事
宜。中途，郎平接到浪浪学校心理
课老师的电话，让她马上赶到学
校。郎平认为女儿出了什么事，急
忙坐飞机返回洛杉矶。见到郎平，
老师拿出浪浪一篇心理课作业，里
面 写 道 ： “ 我 的 妈 妈 是 女 强 人 ，
她取得过非常辉煌的成绩，全世
界有很多人崇拜她。但是，我不
喜欢女强人妈妈……”老师一脸
严肃地对郎平说：“孩子的直觉
很敏感，而且往往是正确的。你
要改变自己的方式，否则会发生
很严重的后果。”

从学校出来，郎平陷入深深
的思索。整整 30 年啊，自己一直
生活在排球的世界里。但排球不
是生活的全部，生活中的郎平是
一位普通的妈妈，需要学习，需要
摸索。女儿作业中的话，像一面镜
子，让郎平重新打量自己。“孩子
的感觉是对的，或许错的真的是
我。”郎平决心改变自己，完
成从“女强人”到“好妈
妈”的转型。 2

连连 载载

白颜色的兰花，奇花异草，奇珍异
宝。

不为这种兰花，大牛才不会随老
郑进黑山。老郑在大牛的心里是个马
屁精，是个连同事的孩子到了办公
室，也要凑上去阿谀奉承一阵的马屁
精。大牛看不起这号马屁精人，谈起
来就瘪嘴，更别说一起去那个深山扶
贫了。

车在路上翻了，大牛腰脊骨受损，
老郑肋骨下穿了个洞。

老郑虽然流了很多血，还被开腔
进行了处理，却能走动。大牛被石膏
固定，从早到晚只能是一个姿势地
躺着。望着老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大牛急，长吁短叹。

老郑盯着他一阵看，关切地说，是
不是哪里不舒服？

大牛摇头，流泪。老郑就走近他，
进一步说，要哪里不舒服，你可一定要
说，这里只我们两个人，还是一起的，
你可不能把我当外人，你想说什么就
对我说什么，说什么舒服就对我说什
么，那样你心里的许多事就能解开来，
心里没有了疙瘩，病也就好得快。好
在我还能动，你想要什么，想吃什么，
尽管对我说，我去给你弄……

大牛确实想说话，于是说，老郑，
你说我还能站得起来吗？像过去那样
爬山，到山上去寻找兰花……咋不
能！老郑虎起脸说，现在医学这么发

达，你这么年轻……大牛说，可我进这
医院医了好几天了，两条腿还一点知
觉也没有。老郑的手就放在了大牛的
腿上，揉搓着说，你的腿暖和着呢，一
定不会有事的。大牛说，但愿不会有
事，我这人除了上班，就是上山挖个盆
景找个兰花的，往后要只是这样躺着，
可是宁愿去死。

什么死呀活的！老郑像大人教训
孩子，任何事，人最主要的是信心！说
着，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说，我刚才站在
窗前，就是在看兰花，看一些人在山上
挖兰花，这里可真是盛产兰花的地方，
那兰花的颜色还与我们那里的不同，
白的……

白颜色的兰花？你看到有人在山
上挖……站在窗前就能看到？窗外面
不是房子吗……说着，大有爬起来的
架势。老郑一惊，高兴地说，谁说你的
腿不会动，再动一下。大牛一使劲，真
的又动了，激动得泪流满面。

护士从外面走进来，大牛报喜样
地冲着护士说，我的腿会动了！说完
又冲老郑：刚才还不会动的，你一揉搓
就会动了，你是不是会推拿？老郑不
说会也不说不会，只是对着他笑，笑得
有些神秘地说，其实是你的腿自己能
动……看一眼护士又说，要看到外面
的兰花，得像我刚才那样站在窗前，你
这个角度只能看到房子，快快好起来
吧，山上的兰花等着你呢！

护士是来通知老郑搬五楼的，这
个二楼的病房要让给一些行动不便的
病人。老郑随护士走后，大牛睡了进
医院来的第一个瓷实的觉。醒来，他
见老郑仍然站在窗前，正想说，你不是
搬到五楼了吗？老郑却对他说，你看
那个孩子，挖了整整一抱的兰花，一半
是白色的，正朝这边走来，兰花的香味
真好闻。大牛吸吸鼻，可不是，空气里
真有兰花的香味。

老郑是来跟大牛告别的，他对大
牛说，我的病没事了，我要回一趟省
城，但很快就会回来的，你可要抓紧疗
伤，你可是侍弄兰花的高手，这几天我
已经想好了，到了扶贫点，我们就在兰
花上动动脑筋，种植兰花，让山民们靠
兰花脱贫。

老郑走后，大牛真的抓紧疗伤，因
为不尽快好起来，兰花的开花期就要
过去了，伤情在他的抓紧下真的好得
很快，很快就拆石膏了，石膏一拆他就

迫不及待地来到了窗前，顿时，他傻了
一般，因为站在窗前，根本就看不到
山，更别说找到那个采了一抱兰花的
小女孩了。

香味，兰花的香味，却实实在在地
存在。

楼下来了那位女护士，女护士的
手里拎把壶，走到墙根下给一盆兰花
浇水。他恍然大悟，问护士说，这花是
老郑弄来的吧？护士迟疑不决，半晌，
抬起头，眼里满是泪。

他又问护士，是不是老郑有什么
事？

果然的，老郑的所谓回去，是转到
省医院。在开腔处理他的伤口时，发
现了他腹腔内的瘤……

护士最后含着泪对大牛说，和老
郑这样的人共事真是福气，自己病成
那样，心里想的却是别人，走时还嘱咐
我，一定要让这盆花开到你拆石膏的
这天……

小时觉得，世上最不安分
的便是麻雀了。西北多的是
麻雀，东北多的也是麻雀。尤
其在冬天大雪纷飞时，麻雀竟
也会穿行觅食，颇有“风雪夜
归人”般的情致。

而清晨，雪一旦顿住时，
万籁俱寂，你听到的第一声响
应是雀儿的叫。轻轻地掀开
窗帘角儿，顺着门缝儿向院儿
窥视，三三两两的雀儿正焦急
地觅着米粒儿；下了一夜或遮
天蔽日地飘了好些时日的雪
掩盖了让这些可爱的小生灵
果腹的米粒儿。孩子们若有
善心，定会悄悄偷一把米袋里
的小米儿，趁人不注意时，洋
洋洒洒地去讨好那些可爱的
雀儿。冬天，雀儿活得真不
易。一旦到了谷物丰收的季
节，该是它们最欢欣雀跃的时
候了。它们成群成群地飞，落
时，呼啦一片，飞时，又呼啦一
片。不怕人。人挥起扫把，赶
了这边的，那边的就得了嘴。
那属于乡村独有的景致，也必
然是没有气枪或弹弓之类的
凶器不时向它们瞄准才能看
到的。而在城里，任何季节，
闹市，雀无疑都是孤寂的。顶
多三三两两地藏匿在枝杈上，
叽叽喳喳地叫着，始终不敢成
群结队地飞翔。

雀生于民间，便该叫，不

该无语。它本来就小，微乎其
微，唯有叫声，才能体现其存
在的价值。

我喜欢它们叽叽喳喳的叫声。
你见过一生不语的雀儿吗？
那些雀儿不在北方，不在

南方的市区。它们生活在广
州东北部萝岗区的天鹿湖森
林园区里。我起初听人说起
时，满肚子不以为然。见过太
多的雀儿，幼时又与雀儿有过
亲密的接触，因此对这些小生
灵并不十分好奇，也不过分喜
爱，自然，也根本不会厌烦它
们。也或许是在城里生活久
了，心境起了某种变化，早已
缺乏那份童心和对生活的表
达与发现。

与其说是去看雀儿，不如
说想散散心。

但当我真的看见那些“雀
儿”时，委实被它们吓了一
跳。“雀儿”离我很近，咫尺之
遥。我望着它们，俨然又回到
童年时隔着玻璃与雀儿对视
的时刻。这些“雀儿”没有丝
毫的敌意与防备，黑芝麻一样
的眼睛宁静而致远。它们站
在树上，一只一只并排簇拥在
一起，一点也不孤独。它们扎
堆儿，却又不叠乱。它们的头
大都齐齐地向里，只露出红色
的尾巴尖儿和乳白却又带点
嫩绿的“羽毛”。

我稍稍喘息，再放眼四
周，“雀儿”也不是离群索居，
而是三五成群。看，女儿喊，
这里有！那里也有！呀，上头
也有，快看，这边还有。“雀儿”
已包围了我们，我们已进入

“雀儿”的王国。
有一缕阳光正穿越林隙，

斑斑驳驳地落下。阳光让“雀
儿”周身光泽四溢。我重又细
细仰视最近的一簇——是的，
它们不是真雀儿，像雀儿。有
一个好听的名字：禾雀花。像
雀的花儿，像花儿的雀。不同
的意思，一种意味儿。

真的像极了。
我倚在树干上，偏着脑

袋，仔细地端详与凝视它们。
要真是雀儿，怕早就被我吓得

“桃之夭夭”了。雀儿胆小，童
年的乡间，在连日觅不到小米
儿而发现我手里居然攥着一
把小米儿时，它们都不敢很大
胆地靠近我。在它们眼里，眨
眼间我或许就露出了顽皮却
十足的凶相。

而这些三、四月间开放的
像雀儿的花儿并不真长在树
上。它们长在藤上。由一根
极 长 的 藤 串 起 一 簇 簇 的 花
儿。每簇一二十、二三十朵不
等。远远看，像一大串葡萄，
近看，俨然是一群群禾雀在栖
息、密语、商议大事儿。

禾雀花的藤蔓顺着树干
向上攀爬的本领极强。它们
盘绕在一棵棵粗壮的树上，乃
至一棵树与另一棵树之间，并
连缀成一条不断的思绪，让整
个林间生趣盎然。

我没有堕落到采摘一朵
“雀儿”。幼时，我对雀儿也极
为爱怜，捉过，也放过。如今
不会去摘活生生的“雀儿”，摧
残它们的生命。我从地上捡
起一朵显然离群不久的“雀
儿”，让女儿把小手摊开，让

“雀儿”在她的手背上展翅飞
翔。如此近，“雀儿”静静地伫
立着，目光依旧宁静致远。它
不为我们的呼吸所动。——
它就是一只禾雀，两瓣花瓣卷

拢成翅膀，尾巴尖高高翘起，
矜持，娇贵，从容。

这花朵一样的“雀儿”，这雀
儿一样的花朵，让人温暖且友善。

我轻轻地坐在那一方被
树木和禾雀花包围的“天井”
里，禁不住轻轻吟诵起“喓喓
草虫，趯趯阜螽”；其时，各种
鸟的叫声、蝉鸣、虫子的回响
以及自然界其他的“絮絮聒
聒”，让我无一点烦躁，却觉得鸣
声上下，不绝于耳，快乐至哉。

两百年来，四处漂泊的叶尼西人
承受的苦难远远超过其他的流浪族
群。他们被发配到偏远、贫瘠的森林
沼泽地，卖艺时受到定居族群的歧
视，最残酷的是在“二战”期间，纳粹
对叶尼西人的虐待和迫害。还有严
冬、贫困、疾病、饥饿……

苦难，是我们永远的生命课题，

但是我们还有更深沉的智慧：如果
人只能活一口气，那么在这短短的
片刻，全心全意、目光真诚，以热诚
的吐息声来呼吸空气。

《狐狸土》不只翔实生动的
描述了属于吉普赛人中一支的没

落历程，更将他们每个世代的智者
所习得的智慧毫无保留的一一阐
述，为许多处于正要经历人生探索
阶段的青少年，提供了许多不一样
的借鉴，更让已成年的我们能够省
思自己对生命的态度，找回最初的
心，用更广宽的眼界重新看待这个
世界与生命！

《狐狸土》
潘 斌

白颜色的兰花

我有一缸鱼，一缸整天在
水里游来游去的鱼。

我是不聪明的。鱼们在
水里争食、夺偶的追逐，因了
它们优雅的身段，在我的眼
里，都是曼妙得如同洛神凌波
的款款舞姿。而且，哪怕正一
边捞起因争夺交配权而付出
生命的某一条鱼的尸体的同
时，也不影响我一边欣赏胜利
者那永远如此曼妙的身姿。

坐在鱼缸前，很容易我就
会发呆。水，清凌凌透明温润
的水；鱼，优雅曼妙游来游去
的鱼。还有青绿的水草、微缩
却也嶙峋的假山、白色和黑色
褐色的细河砂——我的鱼缸
是漂亮的。

我是不聪明的。坐在鱼
缸前，我最容易进入的状态就
是发呆。鱼啊，一天到晚游泳
的鱼儿啊，为什么你们总是让

我觉得你们是一天到晚溜溜
达达优雅潇洒游来游去的鱼
呢？尽管我的鱼们总是睁着
眼睛，正好看着我的时候也如
同正好看着一条败了的水草
或自己排出的细长代谢物般
地漠然，也不能点化我愚笨的
头脑与心智。我仍旧觉得，一
天到晚游泳的鱼啊，为什么你们
总是那么优雅潇洒地不停游？

于是，我更加频繁地坐到
鱼缸前，发呆的同时，也指望
我的鱼们能偶尔大方地给我
多一点点启示。

一天，我鱼缸里最有思想
也最强壮的一条公鳗鱼游到

了我的面前。它拖着一条长
长的细黑的粪便优雅地游到
了我的面前。睁着它那永不
瞑目的圆眼睛，它对我说：“你
很羡慕我，是吗？”我说：“是
的。”那条公鳗鱼优雅地摆了
摆尾巴，浮到水面若有所思地
吐了一个泡泡，又吃了两颗我
撒的鱼饲料，以一个无所不知
的哲人的漠然，不屑地晃了晃
下巴上的两根长胡须，说：“是
呀 —— 要 不 怎 么 叫 鱼 之 乐
呢？”

我虔诚地望着它，等待着
它的进一步明示。它却忽然
对我鱼缸里最漂亮的一条母

鳗鱼发生了兴趣，电光火石般
地以矫健的身姿追了过去。
我依旧虔诚地注视着它，因为
我拿不准它是否在行不言之教。

但不知是否凡大师都是
那么令人捉摸不透？我鱼缸
里的那条公鳗鱼追了一下那
条漂亮的母鳗鱼之后，又若无
其事地继续优雅地游过来游
过去了。似乎从来就没有我
的存在，更没有过与我之间的
短暂的交谈。

…… ……
所以，聪明的，你告诉我，

每当坐在鱼缸前，除了发呆，
我还可以干什么？

“帮闲”是古代市井中
的一个群体，他们有一定的
本事，能为官宦和富人提供
精神帮助，但他们绝不能炫
耀自己的高明。南宋的《都
城纪胜》中说，当时杭州的

“帮闲”中，“有一等是无成
子弟失业次，人颇能知书，
写 字 ，抚 琴 ，下 棋 及 善 音
乐。艺俱不精，专陪涉富贵
家子弟游宴，及相伴外方官
员到都干事”，清楚地说明
了“帮闲”的人员构成和工
作职责。

“帮闲”历代都有，清朝
“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就
是“帮闲”中的高手。有一

次，金农赴某盐商之宴，席
间要每个人说出一句诗词，
其中要有“飞”和“红”，说不
出的要罚酒。轮到盐商时，
他竟说出了一句“柳絮飞来
片片红”，真是无稽之谈，正
当众人揪住盐商要罚酒时，
金农却说此诗句不是胡诌
的，金农当场吟道：“廿四桥
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
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
飞来片片红。”这样一来，诗
句翻出了新意。宴会结束
后，盐商备了一份厚礼送给
金农，感谢他的良好表现。
做好“帮闲”是要有真本事
的，不然，只能被人不屑、看

轻。《红楼梦》中的詹光、单
聘仁、卜固修这些“帮闲”，
业务能力就不如刘姥姥这
样的业余“帮闲”。

还有的“帮闲”因为过于
乏善可陈，只好给妓女打
杂，《都门纪胜》中说：“其
（帮闲）猥下者，为妓家写简
帖取送之类。”一个人混到
这个地步，实在是毫无趣味。

对于“帮闲”，鲁迅说：
“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
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
闲。如果有其志而无其才，
乱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
名士，拉扯趣闻，而居然不
顾脸皮，大摆架子，反自以
为得意——自然也还有人
以为有趣——但按其实，却
不过‘扯淡’而已。”看来，不论
做什么，如果只会一味“扯
淡”，总是被人看不起的。

鱼之乐

古代的“帮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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